
□ 本报记者 段婷婷

10月11日以来，在济南的大街小巷、院落
楼栋里，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每天步行至少
两万步，没有电梯就一层层爬；客气话挂嘴
边，仍旧常吃“闭门羹”；蹲守到半夜，只为
多登记一户居民……他们就是济南4 . 5万名普
查员，为了10年一度的“大点名”忙碌着。

6层楼来回爬，没有捷径

早上8点半，在济南市历城区洪家楼街道
花园北区居委会，赵素霞手里拿着一沓资料开
始统计梳理前一天登记的各种信息。由于前一
天蹲守到晚上10点半，信息整理和录入工作只
能放到第二天早上完成。“有些居民喜欢睡懒
觉，我们尽量不太早去敲门。”赵素霞说，整
理完信息大约上午10点左右。

赵素霞穿上统一发放的蓝色马甲，佩戴好
普查员证件，戴好口罩，检查手里的资料，深
吸一口气，开始新一天的入户工作。这大半个
月来，赵素霞每天都是这样的工作节奏。

根据人口普查的时间安排，10月11日至12
月10日是普查员入户普查的时间。10月11日至
10月31日是入户清查摸底时间，主要完成摸清
每个区域住房的数量和具体位置，走访每家每
户进行普查告知，询问选择现场登记还是自主
申报，了解户内人员基本信息，填写摸底表。
11月1日至11月15日是普查的正式登记阶段，主
要完成普查短表的登记；12月1日至12月15日完
成普查长表的登记，登记的对象是在填写短表
普查对象中抽取的10%普查对象参与，填写更
为详细的人口信息和生活居住条件等。

因此，10月11日起，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
开始穿梭在院落楼栋，挨家挨户地进行入户摸
底；11月1日起，他们又开始新一轮入户，正
式登记。这个群体在济南市有4 . 5万人，在山
东有52万余人，在全国约有700万人，而赵素霞
就是700万分之一。

从一楼开始，挨家挨户敲门。咚咚咚，等
待的几秒钟里，赵素霞有些忐忑，因为每次敲
门都不知道等来什么样的结果。

“您好，我们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员。”门开了，赵素霞微笑着递上社区一封
信，表明自己的身份和来意。她既欣喜又紧
张。欣喜的是终于又“逮”到了一户，紧张的
是即便“您好”“谢谢”“麻烦了”说多少
遍，也有居民不愿意配合。在她一次次的敲门
中，大多数时候门内都没有回应，她只能下次
再来“碰碰运气”。

普查工作中，最怕找不到人。为此，社区
专门制作了温馨提示，赵素霞在上面留下自己

的电话以及微信号，希望住户能够主动联系。
但很多住户并没有这么主动，一户居民跑个五
六遍，是常有的事。一天下来，手机上记录至
少有了两万步。“每个普查员都是这样的节
奏。”赵素霞说。

赵素霞所在的花园北区居委会，管辖范围
内有28栋楼，都是老旧居民楼，6层，没有电
梯，普查员们只能一层层楼地爬。“六楼还常
常都是租户，特别难找的那种。”普查员们跑
出了经验，然而并没有捷径，一天跑下来腿发
酸、脚发软。

蹲一晚上录了15户，她高兴坏了

白天找不到人，入不了户怎么？那就晚上
蹲守。

赵素霞负责的花园小区四区4号楼，是该
社区最难啃的“硬骨头”。这栋楼1990年建
成，一梯五六户，几乎全部为租赁户，且住户
更换频率高，几乎没有什么完善的信息，只能
挨家挨户地找。“白天几乎敲不开门。”无奈
之下，赵素霞只好夜里蹲守。

她早早吃了晚饭，下午6点半就蹲守在楼
门口，常常蹲到晚上10点半以后。等累了，赵
素霞就坐在楼梯上，这个季节的水泥楼梯已经
冰凉，蚊子还常常在她手上咬出一个个大包。
不过，赵素霞坚持守在楼门口，每一位进楼的

居民，她都拉过来问一问。碰到楼上住户，就
地进行登记，没有桌子就垫着电动车座椅或者
直接趴在台阶上填写；楼道灯光有点昏暗，赵
素霞就随时揣着手电筒。就这样一户户地找、
一户户地等，这块“骨头”硬是被她一点点啃
了下来，楼上一共138户居民被她摸排清楚。

“有一天晚上，她蹲到了15户，高兴坏
了。”花园北区居委会书记张延鹏说，那天全
居委会都知道她一晚上蹲到了15户。

当然多数时候，这样的效率是不可想象
的。整个花园北区社区租户占到了一半以上，
“白天逮不到人”成为困扰所有普查员的问
题。晚上蹲守，也成为最有效的解决方式。前
段时间，普查员们几乎天天晚上蹲守在居民楼
门口，看谁家灯一亮就上去敲门。

普查员曾庆坡就住在小区，不少入户工作
都是夜间完成。曾庆坡还发起了全家总动员，
拉着老婆、孩子一起上。“反正我回去晚，他
们也没法睡，还得等我，索性不如就一起，当
做饭后散步了。”曾庆坡说。这段时间，普查
员们不分昼夜忙碌着，家里基本顾不上，家人
给了莫大的理解和支持。

有人拒之门外，也有人送来水果

除了找不到人，不配合甚至质疑以至恶言
相向，也有发生。“我们一敲门，里面喊‘干

啥的’‘有什么不能白天说’”，普查员于吉
磊描述了碰见多次的场景，普查员只好耐心解
释，白天家里没人，只好晚上来。“不过，对
方还是不肯看门，就喊‘都睡觉了’。”于吉
磊说，遇到这种情况也比较无奈，只好换个时
间再试试。

还有一些住户，安全意识比较强，尤其是
一个人租房的女性。“明明家里开着灯，但就
是反复敲门都不开门。”这让普查员很头疼，
但也能理解。

互相体谅、互相尊重，是人口普查员和居
民之间的基础。大多数时候，居民都会积极配
合人口普查工作。于吉磊说，在他负责区域
内，有几户居民下班特别晚，蹲守到晚上11点
也等不到人。“只好想办法找到电话，提前打
电话约，有些居民还是很配合的。”于吉磊
说，有的居民请假，晚上9点半提前回到家，
然后约普查员上门登记。

也有很多居民在得到通知后，主动来到居
委会登记。“有一户家里老太太户口不在社
区，但是人住在社区。”张延鹏介绍，住户专
门带着八九十岁的老太太来到居委会，说明情
况并进行登记。

张延鹏说，人口普查宣传工作尤为重要，
除了入户时携带宣传品，社区还会通过微信群
反复进行宣传。老社区也有老社区的温暖，社
区有很多老户，大家互相比较熟悉，他们口口
相传，也给宣传工作助力不小。她介绍，有一
位60多岁的住户，入户时不配合，还与普查员
起了争执。不过后来，经过宣传劝导后，她主
动跑到居委会道歉，并登记了信息。

有天晚上8点多，大家还在居委会加班，
居民侯女士提着水果、饼干走进了居委会。
“那天她其实是路过，看到居委会亮着灯就进
来了，看到大家都在加班，非要把自己买的水
果留给大家。”张延鹏说，居民的理解让人觉
得心里特别温暖。

错过了准备半年的考试

花园北区居委会共设置了28位普查员，他
们都是社区的网格员、社工等，28位普查员分为
14个普查小组，每组两个人负责两栋楼的人口
普查工作。平均下来，一个人负责一栋楼，貌似
节奏并不紧张，但事实上漫长的预约和等待，以
及“疑难杂症”的解决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耐心。
作为老旧小区，情况尤为复杂，普查员们为了
保证信息准确、全面，使出十八般武艺。

有一户房子，原户主的户口还在这里，但
是房子已经转卖了三次。为了摸清其中的情
况，“我们就去问现在的住户是从谁手里买的
房子，然后一层一层地询问、查找。”普查员

打了无数个电话，最后终于理清了这些关系，
找到了原户主。房子的现住户得知后非常佩
服，他当初想要落户，却因为搞不清楚其中的
原委，户口迟迟没能落下。

人口普查要保证摸排率，更重要的是保证
准确率，因此必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这
也是必须要入户登记的原因。于吉磊说，由于
人口普查登记信息比较详细，有些居民出于保
护隐私的想法，不愿意透露。“如果仅仅是打
个电话登记，就会出现身份证少一位或者故意
说错一位等情况。”于吉磊说，因此必须入
户，根据身份证、户口本等证件信息填报，就
能避免这些问题。

自从10月11日人口普查摸底工作开始以
来，普查员们晚上、周末，这些原本可以休息
的时间，要么是在入户，要么是在入户的路
上。“10月18日是个周六，晚上有18个普查员
自己跑来加班。”张延鹏介绍，这半个多月
来，大家几乎都在加班中度过。在她手机的工
作群里，加班订餐的信息记录着大家这些天来
的工作状态。

作为普查指导员，1987年的李喆是花园北
区居委会普查员里最年轻的一位。除了要做好
自己的入户工作，还要做好指导工作。“入户
方式可以灵活，但必须与户主见面。至于在哪
里见，可以灵活。户主不让入户，可以在楼下，也
可以在居委会。”在社区人口普查工作群里，
李喆会根据工作推进，不断进行经验总结。

10月17日，是李喆成人高考考试的日子。
17日一早，当他开车两个小时赶到位于济阳的
考场时，考试已经开始了20分钟，他没能进考
场。准备了半年的考试，就这样错过了。“那
天起晚了。”李喆说起来有些不好意思，前一
天他在办公室加班到晚上10点多，连轴转的他
实在太过疲惫。“他之前也没说，大家也不知
道他有考试。”张延鹏说，那几天每个人都忙
得团团转，他就跟大家一样加班加点。

在李喆看来，当前人口普查工作是重中之
重。人口普查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每
10年开展一次，是摸清我国人口家底的重要手
段，是科学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人口发展
战略的重要依据。参与这份工作，普查员们都
觉得肩上扛着一份责任。

“大国点名，没你不行”，“大国点名”
更不能缺了奔走在一线的普查员们。11月1
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正式开始登记。“新
一轮的入户登记又开始了。”赵素霞说，“我
们尽最大努力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把信息录
入得尽可能详细真实，为‘大国点名’尽一份
力。”她也说出了普查员们最朴素的心声，
“也希望市民能够多给我们一点理解，配合和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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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姜国乐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王 伟

45岁，小个子、板寸头，笑起来眼睛眯成
一道缝，腮帮凹出俩酒窝，一副东北口音说起
话来“哒哒哒”，就像快跑的小马——— 这就是
王新健，凯盛集团董事长。只有小学文化的他
从14岁推着小车卖菜开始做生意，现在公司资
产约35亿元，被称为“中国最大的菜贩子”。
他31年的奋斗史诠释出一句话：为财不唯财，
利己更利人；手起成大业，心动忧万民。

马路边睡了6年

暮秋虽至，阳光尚暖，王新健早早套上了
厚毛裤。“别看我表面上身体壮实，实际身上
的风湿病很严重。因为怕受寒，我一夏天都得
穿着秋裤。”他边掀起裤腿边回忆，这都是当
年卖菜睡马路时落下的毛病。王新健老家在潍
坊，父辈闯关东落户吉林省白山市湾沟镇和平
村，他就在东北出生、长大。14岁时母亲病
逝，原本幸福的家庭渐渐没落、贫穷。

为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他向父亲要了两元
钱做本钱去街上卖汽水。人家进了汽水直接
卖，头脑灵活的他将汽水放进凉水桶里卖“冰
镇汽水”，一瓶多卖二分钱。靠卖汽水依然吃
不饱饭，他就摆地摊卖菜，没多久就开始在当
地的县城和市区之间倒货，为了看菜，经常露
宿街头。有一天晚上在路边看西瓜，他和弟弟
王新华睡在了瓜棚下的推车上，半夜冻醒后睁
眼却看见了天上的星星，兄弟俩边纳闷边爬起
来。定睛一看，原来他们连车带人被推到了棚
外的大桥上，身上的被子被拽走一条，棚里的
西瓜也少了很多。他们四处找被子，最后发现
被子盖在了流浪汉身上。心善的哥俩并没有抢
回被子，而是两人围着一条被子熬到了天明。
寒来暑往，他和弟弟在马路边睡了6年。

能吃苦还不够，还要善于打破思维定势。
20岁那年，他回潍坊老家，从寿光拉菜去沧
州、保定、北京、郑州等地卖。干了两年，他
转变思路，从郑州卖完货以后，拉了一车辣椒
回来卖，结果挣了2000多元。就这样干了两个
月挣了 1 0 8万元，挣得了创业的“第一桶
金”。23岁那年，他开始到金乡存蒜薹、大
蒜，第二年在金乡投资建冷库。其间，他不仅
在枣庄、云南、杭州、福建等地种了近万亩蔬
菜，同时进行南菜北运、北菜南调。兄弟二人
的蔬菜公司连续18年在寿光市场销量第一，销

售额最高时达10亿元。
靠市场发了财，也为市场出了力。21世纪

初，寿光蔬菜批发市场只有100多亩地。有一
年，王新健作为业户代表向来调研的时任国家
发改委主任马凯汇报情况。“啥都好，就是缺
乏场地，车进不来，货少就得贵卖，货多了就
能以量取胜。要想让老百姓吃上便宜菜就必须
扩大市场。”

后来，寿光获批3000亩地，扩建成了如今
的寿光蔬菜批发市场。他又借机反映了市场现
金交易弊端等问题。之后八大部委联合出台文
件，为寿光菜车开辟绿色通道，还助推市场实
行电子结算一卡通。来买菜的客商把钱存卡
里，通过刷卡交易，等白天8点银行上班时，
交易也完毕了，便可以拿着卡去银行窗口提
现，大大方便了商户。

“建了市场不能只盯钱”

在金乡县城南的凯盛国际物流园，有3000
余家商户，每天的货品交易量超过4000吨，是
鲁苏豫皖最大的香蕉批发中心，也是鲁西南规
模最大的农产品集散基地。很难想象，6年前
刚开业时，凯盛只有4个半商户。

王新健2010年筹建金乡市场，2012年被中
途请到宿迁接管当地的华东农业大市场。作为
当地最大的综合性批发市场，华东农业大市场

建成后5年都没有启动起来。“在离城区9公里
的地方做三级批发市场本身就不合适。”王新
健说，华东农业大市场虽然规模大，但还是按
以零售为主的三级批发市场来运营。原来市场
的商户嫌远，根本不愿意搬，偌大的市场只用
了60个摊位。

摸清症结后，王新健团队带领商户改做一
级批发市场，只用了7天就成功启动。1年多的
时间，就把一个三级批发市场变成一级批发市
场，406个摊位全部驻满，当年实现收费1700多
万元。王新健如果留在那里“坐享其成”，不
仅可以出任市场运营公司的董事长，而且凭借
49%的股份可至少获利10亿元。“可我始终觉
得金乡市场有着更大的潜力，我的主战场不在
那里而在金乡。”2014年，王新健为了不两头
挂心思，将已平稳运行的市场无条件地交还给
了原公司负责人，回了金乡。

“我们要把凯盛打造成鲁苏豫皖最大的农
产品综合批发市场，买全国，卖全球。”宿迁
一战的经验告诉王新健，要想干出影响力，必
须做一级市场。他们规划的山东凯盛国际农产
品物流园项目占地1万亩，“一厅，八中心、
十六区”分步建设、分区启动，主营业务涵盖
农产品及农副产品批发交易、冷链仓储、中转
集散等领域。项目全部建成运营后，可容纳4
万家商户，实现年交易量700万吨以上，形成
华东地区“东有寿光、西有金乡”的农产品流

通新格局。
“建市场是为了挣钱，但市场建好了不能

眼里只有钱。我是从苦日子里熬出来的，知道
老百姓和商户们的不容易。”在王新健看来，
“建市场好比挖井，当别人都是80米时，我就
把它挖成100米，资源、人脉早晚都会流到我
这边来，有量自然不愁效益。”凯盛设立占地
500亩的果蔬一级批发区，制定免场地费、免
交易费、免进门费的优惠政策，吸纳400余户
外省蔬菜一级批发商和水果一级批发商进驻市
场经营。

市场还专门规划农民交易区，当地农民可
以免费来卖菜。不仅如此，前年，农民西瓜低
至0 . 2元每斤，凯盛不光不收费，还按每斤0 . 1
元进行补助，商贩争先购买，价格一直涨到
0 . 5元每斤。10年前，金乡的辣椒种植面积只有
1万多亩，因为量小，外地5元一斤的价格被客
商压到3元以下一斤。为了让椒农卖上公道
价，凯盛花100多万元承办了两届农民辣椒
节，把老干妈、九九红、辣三娘等知名企业请
到金乡建立直采合作。不仅带动金乡辣椒种植
面积增至40万亩，而且将价格提到了7元一
斤，椒农1亩地能挣4000多元。

金乡及周边市民也享受到了家门口一级市
场的便利和优惠。因为实现了产销对接，市民
早上5点就可以到市场买到农民的菜，随时都
能买到一级批发市场价格的水果，不光新鲜而
且价格至少降低30%。疫情期间，济宁市及周
边物资供应空前紧张，凯盛国际农产品物流园
接过全市保供应重担，每天从福建、广东、海
南等地运输蔬菜水果400吨，稳定价格，满足
了鲁西南及苏鲁豫皖边区群众的生活需要，被
国家发改委授予全国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

吃亏吃出“大蒜货币”

王新健在金乡不经营大蒜，却常年管理、
储存着全国10%的大蒜。听客户反映，出口大
蒜表面上是在挣国外的钱，实际上每一单货都
要吃外币的亏，常年困扰，难脱“魔咒”。企
业将大蒜卖到国外去，所挣货款不仅要兑换成
国际货币，而且两三个月以后才能回款。这期
间，汇率的变动和货币利息会给企业带来很大
一笔损失。金乡一企业单月出口额高达9700万
元，约两个月前，外币兑人民币汇率由交易时
的7 . 1降到6 . 7，直接导致公司损失4个点的销售
额。按平均3个点来算，单因兑换外币这一项
一年就要损失五六百万元，加上1000多万元的

货币利息差，一年要损失2000多万元；另一个
现象是国内企业将大蒜卖给国外企业，存在长
期积压货款不还，或因对方企业倒闭导致无法
回款的风险。原金乡县最大的出口公司、宏昌
集团，就因国外客户倒闭，7000多万元的货款
没能回款，被迫宣布倒闭。

“直接我给你个萝卜，你给我个黄瓜，以
货易货不就可以了吗？”王新健从客户吃亏现
象中得到启发，并根据金乡县的大蒜、辣椒等
农产品产销优势，提出了“大蒜货币”的概
念。以向泰国出口大蒜为例：我把大蒜卖给
你，咱们以泰铢结算，然后我再用泰铢购买同
等价值的榴莲、山竹等水果，进口到国内分
销。这样就避免了被“剥皮”，而且变货柜
“满去空回”为“满去满回”，还形成了双份
贸易。

王新健还发现，国内企业进口水果时也得
换成外币买，一样会被剥一层皮，一出一进被
外币两头剥皮。“基于此，大蒜货币具体就可
以这样操作：先让国内的进出口产品市场合作
起来，形成一个担保平台。我的大蒜在泰国卖
了钱，在担保平台的担保下把钱交给国内果
商，用于在当地购买山竹，进口到国内卖了钱
以后，再把当初的大蒜钱给我，形成一个大循
环，有多少是多少，一分钱也不会少。”王新
健解释说。他的想法已经得到了国家和省市相
关部门的肯定和支持，为了促成此事，他前段
时间专门赴广州、上海等地，联合当地大型市
场进行合作，预计11月中旬“大蒜货币”模式
就能变成现实。

“‘大蒜货币’不仅能为出口企业规避资
金风险，还能避免因兑换外币、货币利息带来
的经营损失，同时还能实现双份贸易，增加贸
易黏合度。”王新健说。即便是“担保平台”
一时难以形成，也不会影响“大蒜货币”的具
体操作。他会通过金乡的大蒜出口网络物流优
势将东南亚一带的水果和海产品带回国内，再
通过他们建设的国内首家综合农产品拍卖交易
中心辐射到全国各大农批市场。

王新健事业有成不忘奉献社会，不仅成立
凯盛慈善基金，每年注资不少于100万元，而
且签订690余万元扶贫协议，60个贫困户通过他
的扶贫岗位每年增收4700元……买贱卖贵者，
谓之贩。王新健在这一买一卖中做到了平衡利
己和利人，兼顾自家与万家。商务部副部长王
炳南曾称王新健兄弟为“中国最大的菜贩
子”，我们想，这个“大”字不仅指生意做得
大，更是指贩菜贩出了大智慧。

每天两万步，常吃“闭门羹”，蹲守到半夜。社区人口普查员———

大国“点名”，没你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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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大”字不仅指生意做得大，更是指贩菜贩出了大智慧———

“全国最大的菜贩子”王新健

纸箱当桌子，人口普查员曾庆坡在居民楼下半蹲着为居民登记信息。

11月3日，王新健在市场调研水果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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